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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3日，那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

下午，至今却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正在

文物医院实验室整理实验报告的我被通知去

文物点交室，这有点反常，因为大部分来到文

物医院的文物要先进行修复性保护，也就是根

据方案由专门的修复师对其进行保养或修复，像

这样直接点交到我们实验室的情况还是第一次，

这就像一个人去医院不先看病，却先挂了一个化

验科的号。

一系列手续办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奇怪的

“病人”，而且并不是一位，而是四位。它们是四把

金属胎画珐琅壶，外观上极为相似，乍一看如同四

胞胎，圆角四方的壶身，通身用黄色画珐琅打底，

四面开光里装饰的都是各色的菊花纹样，壶嘴、

壶把、壶盖也是一样的装饰。我一眼就认出来

了，《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刚刊登的一篇文章主角

就是它们。翻开其中一把壶的壶底，果然，在壶

底不起眼的角落，有一个用红色珐琅料书写的人

名——“Coteau”，这是18世纪法国知名的画珐

琅工匠的签名，就是这条线索，证明了故宫馆藏

的皇家画珐琅中居然还有外国制作品。今天这

把在学术界颇为瞩目的画珐琅壶为何专门送到

实验室来，还一同带来了另外三把极为相似的

器物？我再一抬头，看到护送它们来的正是撰

写上述文章的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王翯老师，看

来事情肯定不简单。

破 冰

果然，实验室这次接到的是一项颇具挑战性

的任务。器物部送来的这四把壶不仅外观相似，

壶底的落款也均为乾隆年制，而他们的目标是想

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找出这四把壶到

底有什么区别。目标虽然有些宽泛，但行内人都

明白，这是个考验。画珐琅作为一种在康熙时期

才由欧洲传入中国的技术，在几代清朝皇帝的引

导下，发动国家机器的主导力量，迅速完成了技

术的本土化，并对景德镇等地的釉上彩瓷器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皇室

一直将顶级的画珐琅器物视为宫廷禁脔，民间少

有接触，这与元明两朝掐丝珐琅只在宫廷中使用

的情况相似。对于研究者而言，这就造成了一个

严重的问题，即研究资料的来源相对有限，只有

宫廷造办处的档案和其他陈设档案记载可供参

考，民间记录几不可察。就像这四把珐琅壶，造

办处档案中确实有明确的入账信息，如造办处

《活计档》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二

日《记事录》有记：“员外郎四德、五德将粤海关送

到……铜胎法（今作珐）琅方卤铫一件、铜胎法琅

杯盘一分……以上共计十件……”类似这样提到

画珐琅壶的记录还有至少3处，并且还有记载，

乾隆皇帝曾下令广州粤海关按照已有的模型，定

期上贡一些复制品。他毫不避讳自己向先代圣

祖、世宗两代皇帝致敬的意图，不断模仿前代制

造的同样款式。因此，同样的画珐琅壶在清宫收

藏中至少有6把。想把这些相似的器物区分开

来，尤其是和档案记载一一对应，对传统博物馆

工作人员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现在挑战来到了我们这边，除了面对学术上

的问题，如何获取文物保管与研究专家的信任，

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科技参与文化遗产

保护是近年来行业发展的趋势，新材料、新方法、

新设备在文物修复过程中的应用已经有很多科

技感十足的成功案例，但真正要介入文物断代与

价值评估，专家们的顾虑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

被打消的。在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领域，几百万元

的设备并不一定比几十年的专家经验更让人信

服，自宋代伊始的金石学自有其沉淀了近千年的

历史，科学技术如果拿不出真正有效的证据，就

可能陷入哗众取宠而被人诟病的尴尬情境。

还好，研究的突破在点交后的第二天就产生了。

研 究

四把壶的分析检测被列入实验室最高级别

项目，所有的分析检测设备排期都要优先满足它

们的检测需求。按照连夜做出的研究方案，我们

对四把壶的金属胎体先进行了元素成分检测，这

样的检测工作与常规的科学检测不同，因为存在

很大的限制，不能对文物造成损伤是首要前提。

正常的取样在文物研究中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奢望，所有的检测都强调在无损的情况下进行，

实验室利用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得到了四把壶

的金属成分结果。结果显示其中三把壶都是红

铜做胎后在表面再鎏了一层金，而那把被证明是

法国工匠制作的壶其实是一把纯金的壶，档案中

关于其铜胎的记载将被改写。

效率和成果都得到了认可。负责这次文物

研究项目的同事干脆不走了，每次检测都全程在

场。成分分析结束，紧接着就利用拉曼光谱仪，

对各类不同颜色的釉料进行检测，以判断这些釉

料是否有不同的物相。通过分析得到光谱，刚被

证实是金胎的壶再一次体现了其特殊之处。画

珐琅在制作过程中有一道重要的工艺步骤，俗称

打底，即在金属胎体上涂刷一层白色釉料作为底

色，烧制后方便后续的上色，检测发现那把法国

画珐琅壶使用的是二氧化锡作为白色釉料的主

成分，这也是欧洲典型的技术特征，之前关于

“Coteau”签名的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这把壶

不仅是Coteau绘制的，使用的也是欧洲的原材

料——它源于欧洲的证据又增加了一条。而另

外三把壶使用的是俗称为玻璃白或砷白的白料，

中国本土特征一览无余。

文物表面的材料信息采集基本完成，四把壶

的差异发现了不少，可是真正能判断年代的最有

效信息却仍未出现。珍贵文物调出库房的机会

宝贵，不止我，整个实验室都不想就此放弃。于

是，这四把壶作为VIP客户，将由文物医院里最

大的也是预约排期最满的设备——X射线CT，

做一个全身透视检测，一微米一微米地检查壶内

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找找是否还有什么隐藏的信

息。从X射线构建的三维透视图中，可以清晰看

到四把壶的构造是不同的。金胎壶仍然与众不

同，它的壶嘴和壶柄是通过销钉连接到预先固定

在壶身上的突榫上，而其他几把铜胎本土壶的壶

嘴和壶柄则是直接焊接在壶身上的。这些明显

的特征被发现之后，就是漫长的扫描和检查，CT

成像的参数不断调整变换，扫描区域一个个被排

除，直到逐层扫描进行到了壶盖的部分，有趣的

信息浮现了。

突 破

当 X 射线 CT 逐层构

建扫描到了壶颈部时，

CT 特有的灰度图像

上出现了一些规则

的图案，隐隐约约好

像一个字母。这时

再把壶拿出来仔细

检查才发现，在特

定角度的反光下，能

看到壶盖内侧一个

不起眼的角落有几个

小小的刻痕。我立刻在

实验室的激光共聚焦显微

镜下放大这个微小的区域，屏幕

上出现的图像让人感到疑惑，这是三

个不规则排列的图案：一个是明显的

字母“U”，但是头上还顶着一个皇冠；

第二个像是一个中国结，左右对称；

第三个非常不清楚，但好像是三个字

母和一个皇冠围绕着中心的一个圆

点排列，三个字母只能模糊认出是“J.

D.D”。这些符号太小了，刻线比蚊子

腿还细，而且都藏在壶盖内侧的角落，

难怪很难被发现。

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对三个符号的破译。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我终于在一篇法国研究专家

Christopher Ginter的文章中找到关于这三个

符号的记载，原来这几个特殊的符号是法国金匠

协会在巴黎地区通行的符号，都是通过协会特定

的验证之后加盖的印章。中国结形状的符号代

表金饰品已经交了税，“J.D.D”字母是制作这个

金器的工匠的名字缩写，而加了皇冠的字母代表

纯度合格，而且每年更换一个字母，字母“U”恰

好只在1783年使用过，因此可以判断，这件金胎

的珐琅壶是1783年在法国巴黎生产的。

解 谜

至此，至少清楚了其中一把壶的产地和准确

年代，也明确了另外三把壶由中国生产，大概率

是广州粤海关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制作的。但

更多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这把法国生产的画珐

琅壶是怎么跑到紫禁城的？为什么和其他皇家

收藏品一起被专门配匣收藏？故宫收藏品中是

否还有其他相似来源的珐琅器物？其实，发现法

国生产的画珐琅并不稀奇，画珐琅技术虽然起源

于意大利，但在15世纪左右，法国的利摩日就成

为欧洲著名的画珐琅艺术中心之一，诞生了不少

大家，创制了无数的珐琅艺术品，所以这些器物

传入中国并不奇怪。结合清宫造办处档案来回

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这一形制珐琅壶进入清宫

收藏前后，还有不少详细的附加档案记录，将这

些散落在不同时间、地点，由不同职属的不同个

体记录的历史片段收拢在一起，可以拼凑出一段

被淹没的历史故事。前文提及乾隆皇帝曾多次

下令重复制作相同的珐琅壶，而在1776年一道

圣旨传出大内，斥责近期广州制作器物不够精

美，并专门要求下一批包括珐琅壶在内的器物不

要广州珐琅，而要“洋珐琅”。以此为谕旨起点，

一段横跨紫禁城和凡尔赛宫的历史徐徐展开。

据首位法国驻广州领事弗朗索瓦·德·沃克兰在

书信中的记载，这批要求必须是洋珐琅的器物包

括画珐琅壶在内共有10件，是为崇庆皇太后专

门定制的。而广州当地的中国官员与法国官员

交涉后，法方将这一任务交由当时主营中法贸易

的商人德罗边具体负责。1777年，他带着皇帝交

办的器物的模型和期许回到了法国，中间经历了

美国独立战争导致的中法贸易断绝，直到1783年

这一订单才最终完成。1784年，珐琅器被送到中

国，于紫禁城内务府点查入库，最终被收藏于故宫

宁寿宫。

顺着这一条历史线索可以得出结论，乾隆下

订单制作的那批器物，除了珐琅壶，其余的几件

也是在法国生产制造的。按照这件珐琅壶研究

中总结得到的形制、款识和原材料特征，果然在

曾经的紫禁城皇家收藏文物中将这批独特的西

洋制造珐琅器物全部筛选出来，并且和档案一一

对应。至此，这桩谜案终于得以破解。

这次研究让这几把珐琅壶的身世之谜有了

初步的答案。没想到的是，这也让这把壶再次火

了一把。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故宫

博物院与法国凡尔赛宫举办联合展览，这把壶与

其他来自法国Coteau大师的珐琅作品一同陈

列展出。时隔多年，它见到了来自海外的远亲，

这段跨越百年的缘分成为古代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史的有力佐证。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文保标准部副研究馆员）

科技慧眼看清故宫画珐琅文物的秘密科技慧眼看清故宫画珐琅文物的秘密
□刘瀚文

在中国大地上，无论是出入空港驿站，还是

徜徉于名胜古迹，一个醒目的标志总能映入眼

帘：圆环之内，一匹骏马三足凌空，一足轻踏飞鸟

之上，奔腾之势跃然眼前。这就是中国的旅游标

志，而它的原型，正是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国

宝级文物——铜奔马，它是一匹真正“举世闻名”

的马。

铜奔马通长45厘米，高34.5厘米，宽13.1厘

米，重7.3千克，196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汉

墓，是该墓葬出土铜车马仪仗队中的一

匹。作为我国青铜艺术的巅峰

之作，它造型奔放，构思巧妙，

铸造精湛，令人过目不

忘。从侧面看，只见

它三足腾空而起，右

后蹄稳稳踏于飞鸟之

上，马与鸟的塑造皆秉

持高度写实的艺术手法，

将生命的张力凝固于青铜之

中。工匠精准撷取了奔马

飞驰过程中马蹄轻掠飞鸟

背部的刹那，飞鸟回首惊

顾间，骏马身影已超闪

而过。二者速度的对

比，将奔马的神速具象

化，古代工匠的

想象力与创

造力着实令

人 惊 叹 。

然 而 当 你

正 面 看 它

时，却能看

到它歪头咧

嘴的模样，与英

武雄健的侧面形象

形成鲜明对比。这

一丑萌的形象近年

来收获了不少年轻粉丝的心，让古老的铜奔马变

成了流量明星。

有意思的是，铜奔马在奔跑时的姿势看起

来有些特别，有点像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说的同

手同脚——“顺拐”。难

道铜奔马是一匹顺拐

的马吗？其实并非

如此，这种特殊的

步伐名叫对侧步。同侧双足同步进退、两侧交替

前行，正是汉代河西特种良马经训练而成的独特

奔跑姿态。汉武帝时期，为保障战备与交通之

需，从西域引入良种马与西北本土马杂交，培育

出躯体适中、肌肉健壮、性格坚毅、吃苦耐劳且兼

具力量与速度的河西特种良马，河西地区由此成

为当时最重要的养马基地。随着丝绸之路的日

益繁荣，为适配长途骑乘、减轻颠簸之苦，先民们

对马匹进行专项调教，使其习得左右摆动的对

侧快步。经世代选育，这一优良基因已然刻入

马的DNA。当地进而培育出无需调教便能够

自然走出对侧步的良马品种。这一遗传性状至

今仍是河西地区选留种公马的重要标准。正因

如此，铜奔马恰恰反映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文

明的深度融合，是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生动见

证。铜奔马也因其完美复刻了汉代优种马的

体态骨相与生理特征，而被学界公认为河西特

种良马的范式。

在艺术表达与工艺设

计上，铜奔马的创作堪称

神来之笔。作品全身着

力点仅集中于右后蹄

所踏的飞鸟之上，既

表现了马奔跑中的姿

态，又彰显了马之迅

疾，同时利用鸟展开

的双翅，恰好起到了

平衡支撑的作用，十分

准确地把握了力学原理。

研究人员采用X射线金属探

伤技术，发现马右后腿踝关节内有一呈“ ”形的

深色阴影。也就是说，在铸造马腿时，预先在陶

范内放入“ ”形铁构件，再浇筑铜液铸成马腿，

就好比给铜奔马安上了“铁骨头”，此举可以有

效强化铜奔马腿部的支撑力。此外，还在马的

腿根、踝关节、蹄足等受力处专门做了加入铁芯

的特殊处理，使铜奔马获得最佳支撑效果，令这

匹马以一足掠踏飞鸟之上的造型历经一千多

年。这种设计既保证了器物的稳固性，又赋予

其浪漫主义的审美意蕴，尽显古代工匠的非凡

智慧。在我国古代表现奔马的艺术作品中，铜奔

马无疑是独树一帜的佼佼者。

你一定很好奇，这匹卓尔不凡的马，脚下所

踩的鸟是什么鸟呢？这也关联到文物的命名争

议。从外形看，这只鸟的尾羽平齐，并无分叉，头

颈灵活，可反顾180度，显然具备鹰隼类猛禽的

特征。特别是鸟尾处有凹窝，或许是猎鹰尾部系

铃的特征。这种猎鹰在西北地区多见，常与骑猎

者相伴。当然，学界还有很多不同说法，如飞燕、

乌鸦、龙雀、飞鹰、鹰鹞等，进而对文物提出许多

不同命名，其中流传最广的便是“马踏飞燕”。但

这一名称虽生动易记，且具备浪漫主义色彩，却

与器物实际特征存在偏差。因此，时至今日，我

们仍称呼它为“铜奔马”，这一名称依据文物定名

规范，高度概括了文物的质地——“铜”、形

态——“奔”、形象——“马”等核心要素，简洁明

快且避免歧义，自使用以来已获得国内外学界与

公众的广泛认可。

鲜为人知的是，这匹“卓绝千古的天马”，在

重见天日之初曾险些沦为废品。1969年10月，

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新鲜人民公社的群众

在雷台西南挖防空洞时，偶然打通了一座古墓

葬，发现了包括铜奔马在内的大批文物。队干

部当即用麻袋将文物装运入库。因当时生产队

两匹耕马不久前死亡，于是有村民提议将文物

变卖换钱买马。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没多久，雷台

下面挖出“金马驹子”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文

化馆负责宣传兼管文物的干部党寿山先生得知

后，亲赴现场反复动员，明确告知群众“文物是国

家财产，不可变卖损坏”，并迅速向上级反映。不

久后，甘肃省博物馆派人员对墓葬进行系统性清

理。这座墓葬为带有封土与墓道的多室砖券墓，

虽在历史上曾遭两次盗掘，但仍出土遗物231

件，其中铜制器物171件。最受瞩目的当属成组

的铜车马仪仗俑队，包含45件铜俑、39件铜马、

14件铜车与1件铜牛，铜奔马便是这支仪仗队中

的一件。经专家考证，该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是研究汉代丧葬制度、手工业水平与社会风貌的

珍贵实物资料。

铜奔马的声名远播，离不开郭沫若先生的慧

眼识珠。1971年，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陪同柬

埔寨宾努首相代表团访问西北时，专程参观甘肃

省博物馆，见到铜奔马后不禁惊叹：“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

珍品。”在他的提议下，铜奔马随后亮相故宫博物

院举办的文物展览，一经展出，便轰动学界与社

会。此后，铜奔马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性文物，

先后赴法、英、日、美等12个国家巡回展出，惊艳

了全世界。郭沫若欣然挥毫写下“四海盛赞铜奔

马，人人争说金缕衣”的诗句，定格了它的文化影

响力。铜奔马因蕴含“天马行空、飞奔绝尘”的精

神意境，于1983年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的文化

使者。2002年铜奔马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

展览文物目录。

铜奔马重见天日至今50余年来，鉴赏和评

论铜奔马的文化现象从未停止，铜奔马的年代、

命名，以及墓主人身份、足下之鸟的种类等问题

仍多有争议。铜奔马作为中国古代代表性艺术

品为世人所公认，它的艺术美，来自足踏飞鸟的

奇妙构想，也来自古代超卓的青铜铸造技艺。铜

奔马蓬勃向上、勇往直前的精神意态，正是千百

年来中华民族不息进取气度的绝妙体现。如今

这件享誉世界的明星文物依然立在甘肃省博物

馆的展厅中，向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展示着它那

飒爽矫健的英姿和风驰电掣的神韵。铜奔马早

已成为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文明的象征，是青铜

工艺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圣殿的一颗璀璨

明珠。

（作者系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

天马行空——铜奔马的文明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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